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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院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只听红英说道，你让我去找爱我的男人，哼，
你说说我要上哪里去找？谁不知道我红英是要嫁
给你武家根的？我天天住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
谁还愿意要我？我等了你五六年，最好的年华都
已经等掉了，天天在家给你带孩子，现在武伯平
都管我叫“妈”，你知道吗？
武家根愣住了。他记得他离家时，

伯平还不会开口说话，一定是母亲让
孩子这么叫的，因为在她的脑海里早
就把红英当作了儿媳妇。
红英说道，你见过还没结婚的姑娘

就被孩子唤作“妈”的吗？你知道名节对
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吗？我不懂什
么爱情不爱情的，我只知道我红英生是
你们武家的人，死是你们武家的鬼！我
是你们武家的长辈都认可的媳妇！你自
己看上的媳妇，家里能承认吗？

红英的话问得武家根一时语塞，
家里人自然是只认红英，这是不容改
变的现实。红英看着沉默着的武家根
说道，我知道，你看上了那个夏秋莲，
我要找人来给我评评理。评理？武家根
一愣，他问道，你要找谁评理？红英说，
我找该给我评理的人来评理！你等着瞧！说着，红
英便往屋外走去，并重重地甩上了房门。

武家根听着红英的布鞋踩在木质楼梯上发
出“咚咚咚”的声响，他知道她已经下楼去了，他
一屁股坐在了床上，脑袋深深地埋入了两个臂膀
之间，双手狠狠插入了头发，他忽然觉得自己很
无助，红英注定是无法理解自己的。
夏秋莲的脚已经完全康复了，她不得不承认

郎中开的那几张“一贴灵”膏药大大缩短了她痊
愈的时间。她在院子里散着步，前段时间不是躺
着就是坐着，早就觉得腰酸背痛了，父亲白天去
学校教书的时候，便让佣人看管着她，不让她多
走动，这可把她难受坏了。
正当夏秋莲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院门外忽

然传来了敲门声。因为距离院门很近，夏秋莲便
走了过去，打开了院门，站在她面前的竟是武家
根的老乡：红英。
这让她微微一愣，但她很快便侧过身，说道，

红英姐？你怎么来了？快，快请进来。红英一点都
不客气地走了进去，并说道，没想到我会来吧，
哼，你也别叫得这么好听，我可不敢当夏老师你
的“姐姐”。

夏秋莲已经嗅出了红英话语中的火药味道，
只是她不明白红英为什么阴沉着一张脸，就连注
视自己的目光都充满了冰冷和敌意。她不解地问
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若是不介意的话，你可
以跟我说。
红英点了点头说道，当然是发生事情了，而

且还和你有关，我不跟你说，还真不知道该跟谁
去说。夏秋莲愣愣地看着她，和自己有关？
她和红英原本就没有交集，也不可能有什
么交集，哦，等一等，她忽然想到了，她们
两个唯一有交集的可能只有因为武家根，
难道是武家根出了什么问题吗？夏秋莲将
满是疑惑的目光投向了红英。

红英说道，我不管你过去和武家根是
什么关系———老师也好，朋友也好，但现
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是他的老乡，我
是他未过门的媳妇，是武家的长辈早就认
可的儿媳妇，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找
他和我一起回老家成亲的。

红英说的每一句话对夏秋莲而言就
像晴天霹雳一般，她呆呆地看着红英，许
久回不过神来。未过门的媳妇？她从来都
没有听武家根提及过在老家还有一个未
过门的媳妇啊，他不是说他的妻子因为难

产而早亡了吗？怎么现在忽然凭空冒出一个媳妇
来了呢？夏秋莲的脑子一下子乱了，如果红英是
他的媳妇，那自己和他又该怎么办？夏秋莲不敢
想下去了，她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真的是他未
过门的媳妇？如假包换！红英用斩钉截铁的口吻
回答她，而后她又说道，你若是不相信，你可以去
问问武家根，他是一个老实人，绝对不会欺骗你。
夏秋莲在缓缓地点头，她当然会去问他。
红英看了一眼有些失魂落魄的夏秋莲，她脸

上的神情更加证明了红英的猜测———武家根和
夏秋莲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他们一定已经有了感
情。红英说道，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想请你
帮我一个忙。
夏秋莲在心头深深叹息了一声，她问道，你

说吧，帮什么忙？请你以后不要再见武家根。红英
很直接地说道。夏秋莲的心蓦地刺痛了一下，连
心跳似乎都停跳了一拍，她沉吟了半晌，终于开
口说道，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答应你尽
量减少和他见面的机会。
不行！红英叫道，你必须答应我，你们不准再

见面！只有不见面了，他才会忘记你，他才会答应
和我结婚，他才会安安心心地跟我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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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 ! ! ! ! ! $%&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事实上，从党的整个历史上看，六届三中全
会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起了
很大作用的，这次会上指出了李立三关于“党的
组织军事化”口号的提出和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
的错误，批评了李立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革
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革命的发展速度作了不切
实际的估量，不重视建立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和扩
大红军，忽视对大城市和产业中心广大群众的发
动与组织，并从方针政策上做出了改动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朱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就是说，中国
共产党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已
经开始有了比较自觉的认识。

而共产国际无视这些，对三中全会以偏概
全，使刚刚开始的纠正“左”的势头无法继续下
去。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时乘机
打起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
主义的旗号，串联、拉拢并鼓动部分党员，要求彻
底改造党的领导。
王明比张琴秋早一年从苏联回国，他起先对

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表示了坚决的拥护，而当得知
共产国际的评价后，他就迅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并且四处进行反对活动。周恩来在政治
局会上，指责过王明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
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王明依恃曾是中山大
学的米夫校长这时已调到共产国际工作，自认
为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将周恩来的意见当
成耳旁风，几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标榜他带头
反对了立三路线，执行了国际路线，坚决要求改
变中央政治局现有的人员结构，要在共产国际
的帮助下重新成立临时中央机构。米夫作为共
产国际代表被委派到中国来，王明的契机也终
于到了，这也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方针路线上
的一个转折。

王明不仅曾是米夫的学生，还兼任过他的
中文打字员，米夫感情用事，在王明的鼓动下，扩
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于 !"#!年 !月 $日在上海召
开。会上，王明极力宣扬他写的一本名为《为中

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
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
面彻底地改造党。王明还对上一届领
导成员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攻击，迫使
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
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被增补为中央委
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了中

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任弼时、陈郁等五
人为政治局委员，王明改组中央的目的达到了。
《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成为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为了全面贯彻实施
这个纲领，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被派遣到全
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
所谓的“改造”和“充实”。
沈泽民和张琴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
起先，沈泽民是作为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

被委任的，没过几天，又对他进行了改任。这其
中的缘由有几分蹊跷，显然与张国焘的参与有
关。张国焘原本是不把王明放在眼里的。王明登
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张国焘已在共产国际彻底没
了地位，失去了信任，但他在寻找一切机会想要
重新证明自己。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势后，
张国焘立即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
拥护“四中全会路线”，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
化而英勇斗争，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时年只有 %&岁的王
明，正需要张国焘这样的声音，虽说张国焘时下
是凤凰落毛不如鸡，可他在中共党内毕竟也曾赫
赫有名，于是，王明也就以自己的胸怀宽待了他，
当张国焘表示要到下面亲自去身体力行六届四
中全会的路线时，王明不能不考虑要给他一个合
适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只有委屈沈泽民，他由鄂
豫皖党中央分局书记改任为常委，兼任鄂豫皖省
委书记。

与张国焘相比，沈泽民从品行上、气质上
都更像一个文人。在那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年
代，沈泽民与张琴秋，对于能到苏区去做一些
实际工作，感到比什么都更有意义。茅盾曾有
过这样的回忆：“我知道当时苏区战斗频繁，环
境艰苦，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
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出
由衷的欣喜……”

临离开上海前夕，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瞿
秋白夫妇告别。退出了中央政治局的瞿秋白，
此时又回到了文学上，重新拿起了笔，从事写作
和翻译。


